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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磨
虫

大约也只有在乡下，才会有虫子

叫这样的名字，跟某种劳动有关，城

市里没有虫子会叫这样的名字。事实

上，除了几只嗡嗡叫着商量着如何吸

人血的蚊子，一群在垃圾堆上一边窃

窃私语一边会餐的苍蝇，还有在门前

水泥地上转来转去、好像永远有忙不

完的大事一般的一窝蚂蚁外，城市里

也没有多少昆虫。大多数的昆虫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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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跟孩子们成为好朋友的昆虫就更非乡下的莫

属了。

就像大多数乡下大人都只知道老张家的女儿叫

“二丫”，而不知道他还叫“佩喜”，老王家的儿子

叫“秃三”，却不知道他也叫“新文”一样，乡下的

孩子都知道这种虫子叫“推磨虫”而不知道它还有

别的名字。但是它确确实实还应该有别的名字，而

且是它的大名，推磨虫只是它的小名，或者叫作绰

号。这小名或者绰号是乡下孩子给它起的，叫的人

多了，它的大名反而没有人知道了。也许原本就没

人知道，从某个孩子开始玩的时候起，就知道它叫

推磨虫了，当然，他是从比他大的孩子口中知道的。

至于推磨虫的大名也就是学名叫什么，孩子们是不

会去管的，就留着让昆虫学家们去叫吧。就像“张

佩喜”或者“王新文”这样的名字是留着老师们在

课堂上叫的，家旁邻居还是习惯叫他们“二丫”“秃

三”，这样叫起来亲切，听起来也不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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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样也留下了后遗症，就是没有办法让外

人知道它，没有个大名，谁知道你说的推磨虫是什

么呢？这样看来有个统一的说法还真的很重要，不

要说有关国计民生的一些大事情了，即使这样的一

种小小昆虫，你不知道它的学名，都很难向外人说

清楚它。从这点想开去，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又统

一文字、统一度量衡，还真是做了件了不起的大好

事呢。

那天和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到推磨虫，她一脸诧

异：“真有这样大力气的虫儿能推得动磨？”她是城

里长大的孩子，不知道乡下孩子玩的东西，这让我

这个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人有了一点点优越感：瞧，

农村也有你们这些城里人没有见过的东西哦，城里

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嘛！

推磨虫的家在我们庄上一共有两个，都在我老

家庄基上：一个在屋后的钢橘丛中，那里长着一排

杂树，它们把家安在其中一棵不大的楝树上；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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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在门前的小汪塘边，密密的芦苇丛里同样长着几

排杂树，也是在一棵楝树上。我不知道推磨虫的家

是不是只安在楝树上，但是我知道它们在我们庄上

的两个家都在楝树上。

我们庄上推磨虫的家在楝树上，这个秘密起初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跟我喜欢捉昆虫有关。毒毒

的大日头下，在二姑奶家门前菜园子里扑蚂蚱，在

瞎爹家篱笆墙上捏蝴蝶的那个光着头、浑身冒着油

光的野小子，不用问，二姑奶和瞎爹就能知道，不

会是别人，准是老韩家的小大子。那一天，我追踪

一只狡猾的绿蜻蜓，这只蜻蜓真是好看，绿绿的，

个头大大的，飞起来的样子真像一架直升机。我在

前庄大舅爹家的菜园篱笆上发现它的时候就被它迷

住了，蹑手蹑脚地慢慢靠近它，伸出右手的拇指和

食指作钳状，悄悄捏向它的尾巴。好几次，就在我

的手指快要碰到它那两片一张一合小舵一样的尾巴

尖的一刹那，它的翅膀轻轻一振，有着一圈圈黑色



005 

推磨虫

飞虫记

条纹的长长尾巴就从我那还没合拢的“钳子”中逃

脱了。这大大地伤了我的自尊心，捉了这么久的蜻

蜓，还没丢过这样的人呢，我发誓不捉到它决不罢

休。这次它落在了我家的一棵钢橘树上，到了我的

地盘，你还想跑吗？我又一次悄悄靠近它，钢橘树

的针子好硬、好长，我手一伸，就被刺了一下，一

颗血珠立刻冒了出来，一哆嗦，弄出了声音，眼看

到手的绿蜻蜓又一次扬长而去。好糗，我把所有的

怨气都发在钢橘树上，回身从家里拿出一把斧头，

高高扬起，就要砍向它。等等，那是什么？就在我

把斧头高高扬起的一瞬间，我发现那棵两个碗口粗

的楝树干上有一片蓝汪汪的东西在动，在烈烈的正

午阳光下一闪一闪的。我惊呆了，那么多推磨虫，

结成了团，能有几十只吧！就在我眼前的这棵楝树

上，我一伸手就能够到的位置。“我发财了！”巨大

的喜悦让我成了一尊雕像，那个中午，一个大张着

嘴巴、举着斧头、浑身冒着油光的小子，在毒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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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头下一站好久，老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夏天的推磨虫是乡间孩子的宝物，扁扁的、近

似长方形的身子，背上的两片硬翅蓝汪汪的像涂了

油，仿佛泛着幽幽蓝光的优质钢材，上面还有几点

白白的星子。藏在硬翅下的薄如蝉翼的淡紫色软翅

才是它飞行的利物，飞起来会发出嗡嗡的响声，动

静较大。腹部坚实，就连那几条腿都十分有力，感

觉像一辆装甲车，有着无穷无尽的气力。推磨虫因

为身体的庞大，飞起来的时候有点儿像喝多了的醉

汉，东一头西一头的没个规律。孩子们举着大竹扫

帚，也就东一头西一头地扑，终于抓住一只了，就

在它的头颈部和翅膀交界的地方插上一片苇篾。苇

篾的另一端就插在苘（qǐng）麻的果实（我们叫它

苘盘盘）的上面，再在苘盘盘的中间穿上一根细细

的圆棍棍，一般就是用妈妈织毛衣的竹针，也有用

铁条的，转上几转，然后捏住圆棍的一头或是两头，

用手指轻轻一弹或是用嘴一吹那只倒霉的虫子，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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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嗡嗡地飞了起来。苘盘盘也跟着飞快地转了起来，

就像乡间那飞转的水磨，推磨虫也就因此得名。

推磨虫东一头西一头地飞，没个规律，这样扑

起它来就比较费劲，以前从没有人发现它的窝，至

少我的好朋友不知道，因此真正能玩得上它还真不

那么容易，这就让它显得格外珍贵了。它的脚扒得

好紧，我小心翼翼地从树上抠下几只，抓在手心，

感觉它在手里痒痒地爬，好有力气，几乎就要挣脱

我的掌握，我赶紧跑回家，把它们放进一个玻璃瓶

中，留下两只来让它们驮着苘盘盘飞舞。前段时间

网上流传一则笑话，说是一个暴发户喝豆浆都要买

两杯，喝一杯，倒一杯。我可不干那蠢事，我觉得

我小时候就比那暴发户聪明，人家用一只推磨虫推

磨，我用两只，我才不会玩一只放一只呢，我把剩

下来的几只送给了恒超和大军。我没有告诉他们我

从哪儿弄来这么多的虫子，我像个守财奴一样，把

这件事当成个秘密一直守得很严，我不想让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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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让我的宝藏毁于一旦。后来我经不起大伯家

二哥的软磨硬泡，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他，并一再

叮嘱他不许告诉别人，这样，推磨虫的这个家就只

有我们两个人知道了。

我们隔天会去那里取下几只，不敢多取，怕它

们感觉到自己的兄弟姐妹少了会集体搬家。这样几

个夏天下来，它们依然在那里活得很惬意。我们不

知道它们一过夏天都去了哪儿，仿佛在一夜之间就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第二年的夏天，在某个毒毒的

日头下，又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一下子就占满

了去年的窝。它们总是伴随苘盘盘的长成而来而去，

这让我觉得它们的存在就是为了配合苘盘盘，它们

来到这个世界的唯一目的就是供孩子们驱使，做它

们该做的事情——推磨。

我们从它们的身上得到了很多实惠，除了自己

玩以外，还把它们送给我们的好朋友，作为回报，

他们当然也会送给我们许多好玩的东西，这里面有



推磨虫：学名白星花金龟，鞘翅目，花金龟科。
体色多为古铜色或黑紫铜色，有光泽。
成虫取食玉米、小麦、果树、蔬菜等多种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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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螺，有玻璃球，还有那一吹就呜啊呜啊作响的芦

笛，也有好吃的，比如米花团，比如糖豆子，比如

桑枣子。

推磨虫第二个家的发现跟青蛙有关。老家门

前的小汪塘边围了一圈的芦苇，里面除了有柴刮

子（一种鸟）做的窝外还有很多青蛙，“推磨”累

死了的虫子我们还要再用一次，让它发挥最后的余

热——拴在线上钓青蛙。青蛙真是个笨东西，一看

见眼前有个黑乎乎的东西动来动去，就一跃而起，

伸出舌头一卷就吞进了肚里，等到它终于明白是怎

么回事，赶紧用两只前爪从嘴里往外扒拉的时候，

已经被我们甩了上来成了俘虏。就是在这当儿，我

们发现了芦苇丛中的那株楝树，发现了推磨虫的第

二个家。



山
水
牛

我现在知道它有个学名，叫天牛，

早先只知道它叫“山水牛”。老家那边

没有水牛，只有黄牛，我对于水牛这

种动物的最初想象，就是来自这种昆

虫。既然它叫“山水牛”，我想真正的

水牛也该跟它差不多。我不是说个头，

而是说长相。我当然知道真正的水牛

不会像它那样有一对翅膀，虽然我那

个时候从未见过水牛，但是我知道长

011 



012

自然学堂
博物美文系列

了翅膀的牛只会在民间故事中有，现实中是不存在

的。我想真正的水牛该是跟这种小虫子一样有着细

细长长的牛角的。直到很多年后，我离开那个地方，

见到了真正的水牛，才知道那么多年来，我一直误

会了水牛。如果说山水牛这种小虫子还有什么部位

像真正的水牛的话，不是它那对细细长长的触角，

倒是它那对坚硬的牙齿。把这对牙齿扳下来，反过

来安在它的头上，那才像真正的水牛头。

我们当然不会把它的牙齿扳下来安在头上，我

们只会把它的这对大牙剪下来扔掉，不然，被它咬

住可不是好玩的，那是会连皮带肉撕下一小块的。

虽然不至于有太大的伤害，但是它这对利器既然连

树皮都能咬动，让小孩子们流点儿血还是不费吹灰

之力的。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山水牛的那对长长的触角

是专为捉它玩的孩子们而生的，这对触角就像用一

节节小竹节串起来的一样，既灵巧活泼，又坚硬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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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我们只需捏住它的这对触角，用力一扯，就可

以把它从树上拉下来，而不用担心会把它的触角拉

断。拉住它的触角抓它的好处是，那对坚硬的牙齿

够不着我们的手。

我们把剪掉大门牙的山水牛放在手上任它爬，

顺便也把它那对鞘翅下的薄翼剪去，这样它就只好

乖乖地成了我们的俘虏，既飞不了又反抗不了，虽

然心里会有不甘，但也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也知道

这样对它有点儿胜之不武，但从某些方面考虑，比

如安全，也就心安理得了。我喜欢它在手上爬行的

感觉，它的步足前端有一对小钩子，用以钩住树皮

往上爬，但在手上却一点儿不扎人，倒是足部后边

的那一段，柔柔的，爬在手上痒痒的，有一种说不

出的舒服。

更多的时候，我们会用一根线把它的颈部系上，

只要你不是故意把线勒在它的颈甲和头部或者翅膀

的交界处，无论你系得有多紧，线是勒不死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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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颈甲好厚好坚硬，两边还各有个尖突，尖利异

常，你要是不小心，是会被它扎出血珠来的。山水

牛走起路来会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这可不是从它

的嘴里发出的，而是从颈部发出的。如果你注意观

察就能看到，它走起路来头是一点一点的。

系上线的山水牛就被孩子们牵着走，有时候得

让它拉点儿东西，不然就会辜负了它这“牛”的美

名。对付耙地虫，我们用根小草棒就可以，这样对

待山水牛可不行，它会觉得我们瞧不起它，这对它

是一种侮辱。我们会用秫秸和篾片给它做个巴掌大

小的车子，让它拉着走，这样山水牛可能会有一种

自豪感，自然的，走起路来就会不自觉地器宇轩昂

起来，甚至有些趾高气扬，这可从它吱嘎吱嘎一边

行走一边点头看出来，边走边唱歌还边摇头晃脑，

它的心里应该是快乐的。

我们知道山水牛的家在哪儿，因此虽然它有翅

膀，捉起它来却不是很难。我们知道在外婆家门前



山水牛：学名天牛，鞘翅目，天牛科。
成虫体呈长圆筒形，背部略扁。
天牛的幼虫和成虫多喜在树木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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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塘边的荆条上可以找到鞘翅上带有圆形白色斑点

的黑色山水牛，知道在自家门前的那棵老柳树上有

一种比荆条上的稍小一点儿的纯黑山水牛，更知道

家旁的桑树上生长着一种通体灰黄的个头最大的山

水牛，这种穿着土黄“衣服”的山水牛是我们的最

爱。我们最不喜欢的是一种紫红颜色的山水牛，要

是不小心捉了它，手上就会沾上一股很难闻的气味，

即使去汪塘边挖很多烂泥搓手，那种气味还是会让

你几天吃饭都想作呕。




